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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代平定高昌后，在其故地设置西州，首次将西域纳入中原王朝的治理体系。唐廷将中原制度全面推行

至西州，通过兴学校、开科举等举措展开对西州的文化治理，大力推动儒家文化在西州的发展。在唐王

朝的治理之下，儒家文化跨越地理和族群的界限，深度融入西州社会，使中原与西域在文化上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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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fter pacifying Gao Chang, the court established Xi Zhou on its former terri-
tory, marking the first time the Western Region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The Tang court fully implemented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Xi Zhou, carried out cultural governance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building schools and holding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ulture there. Un-
der the governance of the Tang Dynasty, Confucian culture crossed geographical and ethnic bounda-
rie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Xi Zhou society, and closely connected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cultu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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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儒家文化以其强大的包容性与凝聚力，逐步跨越天山南北，成为连接西域与

中原的文化纽带。其中，吐鲁番地区既是历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支点，也是儒家文化向西传播的

重要枢纽。唐代，吐鲁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治下的正州——西州，得益于唐廷的有效治理，西州儒家文

化的发展达到了鼎盛。 
吐鲁番地区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对于儒家文化在吐鲁番地区的传

播，前贤多有述及。陈国灿通过对出土文书的考察，指出高昌虽然在形式上是一个独立政权，但其语言

文字、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与中原具有一体性[1]。孟宪实也认为高昌全面承袭了汉文化，尤为重要的是，

孟宪实指出唐朝平定高昌后州县化的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昌的汉文化传统[2]。不过，他们对

吐鲁番地区的儒家文化并未展开论述。崔广庆、李宝林梳理了高昌王国时期儒学文化发展的脉络，指出

高昌国时期儒学的传播与发展几乎是全方位的[3]。中原文化在高昌多元文化中占据主体地位已经成为学

界的共识。 
关于唐西州时期的研究中，姚崇新考察了唐代西州的官、私学教育，指出即使是在中原地区官学制

度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西州官学仍维持着良好运行[4] [5]。董永强以丧葬为切入点，探析唐代西州陪葬《孝

经》习俗的由来，指出唐代官方对孝道的推崇深刻影响了西州[6]。这些研究颇具启发性，但仅从侧面展

开，从全局角度考察唐代儒家文化在西州的传播与发展的研究尚属未见。 
目前学界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对吐鲁番地区包括汉传佛教、道教、儒学在内的中原文化的全方位考察，

对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尚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在时段方面，多以麴氏高昌时期的中原文化为研究对

象，对入唐后西州儒家文化的研究则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拟系统性地梳理唐代儒家文化在西州传播

与发展的进程，进而探讨唐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儒家文化在当地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2. 西州儒学发展的基础 

唐代，西州儒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原与西州之间的文化交融日益密切。一方面，唐王朝继承了

麴氏高昌国儒学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唐朝通过将中原制度全面推行至西州，为儒学在西州深入传播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1. 麴氏高昌的儒学积淀 

汉晋以来，中原移民不断涌入吐鲁番盆地，在当地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格局。统治吐鲁番

地区近一个半世纪的麴氏高昌由汉人建国，其上层阶级也以中原移民为主，对儒家文化展现出了高度重

视。高昌王麴嘉曾遣使向北魏称臣，求取五经诸史等儒家经典，同时请求以国子助教刘变为博士前往高

昌传授儒家学说。 
《周书》记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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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7]，《梁书》也称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

诸子集”[8]，佐证了儒家经典在高昌的传播。在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墓葬中也发现了《论语》《孝经》《诗

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及《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中原王朝官修史书，可见麴氏高昌的儒学已经

有了初步之发展。 
据《唐故西州交河县唐君志铭》记载，志主唐护“祖讳谦，任伪学博士，三冬之畯，久着为初；五柳

之方，标于玆代。父讳明，任伪学博士；并门袭英风，代传文石，积善之庆，其在兹乎？”[9] (p. 562)。
所谓“伪学博士”是指唐护祖父、父亲曾相继担任麴氏高昌的博士。唐护家族的事例证实了麴氏高昌不

仅设有专门教授儒家文化的博士这一官职，而且已经出现了诗书传家、父子相继的博士家族。 
此外，在高昌王宫中还悬挂着鲁哀公问政孔子的图像。鲁哀公问政孔子是儒家典籍中表现君主求贤

若渴的经典场景，麴氏高昌国将之绘于王宫，既是对儒家“为政以德”政治理念的认同，也是在向臣民

传达尊儒的信号，极大地提升了儒学在高昌国的社会地位。麴氏高昌丰厚的儒学积淀，为唐朝制度在西

州的顺利实施与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2. 中原制度的全面移植 

高昌平定后，唐太宗力排众议设立西州，首次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治理体系当中。唐朝在实

施州县制的同时，将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制、乡里制、户籍制等制度同步在西州推行。唐朝摒弃了夷

夏之别，将西州与内地州县等而视之。 
西州初设之时，清查户口、土地成为了首要的工作。贞观十四年八月平高昌，当年九月就已经出现

了编制完备的《唐贞观十四年西州高昌县李石住等户手实》。表明在短短一月之内，唐朝就已经展开了

清查人口的工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手实是唐代编制户籍的主要依据，“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

与地之阔狭，为乡帐”[10]。户籍制度的顺利实施使得西州百姓成为唐朝政府管辖下的编户齐民，稳固了

基层社会的秩序。 
均田制也在西州得到了推行，吐鲁番文书中大量关于授田的记载充分证实了此事。唐政府将大量土

地授予西州百姓，不仅使得西州民众在生活上获得了保障，而且使得儒家安土重迁、重农务本的思想潜

移默化地融入西州基层社会。唐政府的种种举措，迅速安抚了民心，稳定了西州的社会，为儒家文化的

深入传播创造了坚实的保障。 
唐朝在推行中原制度的同时，力图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儒家文化融入西州社会。唐朝在西州设置

高昌、天山、蒲昌、柳中、交河五县，县下设有乡、里，与中原地区一致。在高昌县的十三乡中，有崇化

乡、太平乡、顺义乡、尚贤乡、归德乡、归义乡等名称，充分体现出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乡里是社会治

理中的基本单位，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融入乡里名称之中，意味着西州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受

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将儒家思想从纸上的文字转移到了现实中的生活场域。 

3. 西州教育体系的建立 

唐朝通过将官学制度推行至西州，在当地构建起官学与私学并行的教育体系，进一步将科举体制覆

盖到西州，凸显儒家经典作为教材的核心地位，推动儒学在西州的传播与发展。 

3.1. 官学体系的推行 

唐朝建国伊始即高度重视儒学，武德元年，“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办置

生员”[11]，初步建立起官学教育体系。武德七年(624)高祖下诏“诸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12]，将官

学教育全面推行至州、县、乡、里。太宗年间，更是大力发展儒学，尊孔子为先圣、宣父，令各州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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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兴修孔子庙。唐太宗广征天下名儒讲学，当时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都派遣子弟入京师

求学。太宗又命颜师古考证五经，颁行于天下，命孔颖达撰修《五经正义》，统一经学。由此，唐代儒

学空前繁荣，史称“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13]。在这一背景下，唐朝将中原地区的官学制度移植

到了西州。 
正如前文所述，麴氏高昌国的教育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学官和学校教育。但是

在当时的高昌，民众在使用汉字、习读儒家经典的时候仍然兼用“胡书”、“胡语”，儒家文化并未得到

全面的普及，其儒学之发展与中原地区仍存在显著的差异。 
按唐制，西州为上州，其州学应有“经学博士一人，从八品下。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医学博士一

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14]。其中，“经学博士掌《五经》，教授诸生。医药博士以百

药救民疾病”。西州所下辖之五县，高昌县、天山县为上县，其县学应有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

人。蒲昌县、柳中县、交河县为中下县，其县学应有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五人。后期唐廷还在

西州设置西州都督府，作为中都督府，亦应有六十名官学生。 
从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唐代西州官学的规模，粗略估算当时西州至少有二百七十名官学生。哈拉

和卓古墓群曾出土一件《唐西州某乡户口帐》，为唐朝平定高昌之初清查当地户口的文书。这件文书是

研究唐代西州官学教育的重要资料，现节选录文如下： 

18 二人医学生 

19 □七□州□学生 

20 □□人县□生[15] 

根据上述文书可知，唐代西州官学教育已推至州县二级，而且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学生之外，也有学

习医术的医学生存在。目前发现的唐西州时期墓志中，《唐总章二年(669)张安吉墓志》的志主即是西州

州学生。 

3.2. 私学教育的补充 

除了官学，唐代西州还存在私学。私学是对官学教育的补充和丰富，为推动儒家文化在西州的传播

作出了重要贡献。民间办理的私学出现，表明当时西州已存在一批熟读儒家经典，能够进行教学的人才。

此外，私学的存在也从侧面印证了西州居民对于学习儒家文化具有强烈的主观意愿。 
阿斯塔那 363 号墓出土的《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和《唐景龙四年卜天

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两件文书是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州学童卜天寿的课后作业。在文书

的题记上有“西州高昌县宁昌乡淳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的

字样。其中“义学”与“私学”的名称是通用的，均指代在官学之外、由民间办学的学校，可知卜天寿即

是唐代西州的私学学生。卜天寿在十二岁时就已进入私学学习，其所学习的内容是儒家经典《论语》，

在他所抄写的《论语》上还能够见到六首五言诗。 
其中二首如下：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嫌迟)。 

明日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他道侧(札？)书易，我道侧(札？)书(难)。 

侧(札？)书还侧(札？)读，还须侧(札？)眼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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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首诗语言诙谐，妙趣横生，生动地反映了唐代西州的学校生活，应为卜天寿在学习之余的游戏

之作，卜天寿作为西州学童，能够抄写《论语》，且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作诗，足见唐代西州教育制度的

完善和儒家文化的普及。 

3.3. 儒家经典的广泛流传 

唐代在官方的推动之下，儒家经典作为官、私学通用的核心教材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流传，出土的大

量唐代写本成为儒家文化在西州传播的重要证据和研究资料。 
唐代科举制进一步发展，开设明经、进士等科，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的掌握与理解。将《礼记》《左

传》列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为

小经。其中大经《礼记》，在今吐鲁番地区曾发现《曲礼上》《檀弓下》《坊记》的写本，均用郑玄注；

《左传》则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中的《成公十七年》《昭公二十二年》《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二十

六年》写本。中经《诗经》此前在高昌就已流传甚广，曾出土北凉时期的《毛诗·周南·关雎序》和《毛

诗·大雅·荡之什·抑~云汉》写本。但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出土的《诗经》多为唐代官方修撰的《毛诗

正义》写本。小经《尚书》目前在今吐鲁番地区发现 7 件写本，均为唐代写本，多为孔氏传。 
此外，《论语》《孝经》虽然不在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正经之列，但被列为必须学习的儒家经典。这两

部著作本身即是麴氏高昌国时期尤为流行的儒家经典，到了唐代又有进一步流传。唐西州时期的《论语》

写本，以郑玄注本为主，前举卜天寿所抄之写本也是郑注，此外也发现了何晏所注的《论语集解》，这两

个版本均流行于唐代，在《旧唐书·经籍志》所载《论语》注本中被列在前两位。唐朝崇尚孝道，《孝

经》格外受到重视，唐玄宗曾两度为之亲自作注，以御注孝经颁行于天下，要求百姓每家每户应有《孝

经》一本，大为推动了《孝经》在民间的普及。唐西州时期的《孝经》写本包括《孝经·诸侯~卿大夫~士
人~庶人~三才~孝治》和郑玄注《孝经·卿大夫》，同时也发现了唐玄宗的御注《孝经》中的《五刑章》。 

可以看出唐代西州的官、私学教育所采用的教材与中原地区一致，唐代官方修撰的《五经正义》及

唐玄宗御注《孝经》在西州的传播，有力推动了西北边疆地区在思想上和中原的统一。唐代西州儒家文

化的发展远超前代，这与唐朝将科举制覆盖到了西州是密切相关的。科举取士使得出身边陲之地的西州

中下层民众也能得到进身之阶，大为激发了西州百姓对于学习儒家文化的热情。 
唐写本《郑注论语对策》、颜师古《贤良策问》等文书更充分证实了科举制在西州的良好运行。特别

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的一组策问残片，文书以问答为形式，策题出自《论语》《孝经》《尚书》《周

礼》等儒家经典，考校内容为经义，策题之下为学生答策的内容，文书间或有老师的批改及评语。这组

策问残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西州学生练习对策的景象，策问是唐代科举考试中重要的考试内容，西州学

生苦练策问，以图参加科举为国效力，表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已经深切影响到了西北

边陲之地。 

4. 儒家文化对西州社会的影响 

在唐朝的有效治理之下，儒家伦理道德深入西州基层社会，官学、私学教育兴盛，科举制度培养了

一大批熟悉儒家经典、崇尚中原礼教的西州士人。唐代儒家文化在西州的传播与发展，推动了西州居民

将忠孝仁义等儒家传统观念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 

4.1. 儒家文化维护社会秩序 

西州是多民族汇聚之地，除了汉人移民之外，还活跃着突厥、车师、铁勒等游牧族群及中亚粟特商

贸族群。在唐政府的治理之下，西州各族群和谐共存、相互交融，族群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淡化，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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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原儒家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共同繁荣的文化格局。儒家伦理道德在巩固社会秩序、维护西州长治

久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朝将中原地区成熟的律令体系推行至西州，通过法律规范将各族群纳入唐朝的治理体系当中，对

其一视同仁，从而维护了西州社会长久的稳定。而《唐律疏议》中“德化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核心精神也在西州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传播。 
阿斯塔那 363 号墓中出土的《唐仪凤二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卜老师为诉男及男妻不养赡事》即为儒

家孝亲观念在西州法律诉讼中的反映，现录文如下： 

1 仪凤二年四月 日宁昌乡卜老师辞 

2 男石德妻汉姜 

3 □□□□老师上件男妻，从娶已来，经今十一 

4 □□□□咸亨二年，其男及妻遂即私出在 

中缺 

5 □□□两眼俱盲，妻□服□□□□□ 

6 □□□不应当。既是儿妻□□□□□□□□ 

7 □□□不取言教所由，谨辞。[17] 

此件文书记载了宁昌乡民卜老师向官府上诉其儿子、儿媳拒绝履行赡养老人义务之事。卜老师在面

对这一困境时，选择向官府求助，表明唐政府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及公信力，也说明子女应孝养父母在西

州已经成为人所共识的准则。 
在当时的西州，守孝等儒家伦理观念也备受推崇。如《唐贞观二十二年(648)西州高昌县史□备牒为

隆达等遭丧以替人入学事》记载了唐代西州官学生因父母过世，需要在家守孝而找人代替自己入学之事。

这类事件在西州府兵中也十分常见，如《唐开元二年闰二月蒲昌县牒为卫士范君住母亡准式丧服事》《唐

开元二年三月一日蒲昌县牒为卫士麴义逷母郭氏身亡准式丧服事》二件文书均证实西州府兵在服役期间，

如遇父母亡故，应为父母服丧守孝。 

4.2. 儒家伦理观念的内化 

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忠孝等思想在西州日益深入人心。盛唐时期的《唐开元年间西州交河县帖盐

城为令入乡随俗巡貌事》文书中，所列交河县盐城居民人名如赵尽忠、陈义、陈思忠、冯仁德、唐贞、康

弼、陈忠寿、白仁意、白玄德、房礼等皆为汉名[18]。而且从这些姓名中可以明显看出儒家仁义、忠贞、

谦逊等思想已经被内化到了西域民众的心中，其中如康氏是昭武九姓中康国人的姓氏，白氏为龟兹国姓，

均为常见的胡人姓氏，但在取名时已摒弃了胡人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以具有儒家特色的字词为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流行墓表，仅简略记录墓主人姓名、生卒年月、官职等基本信息，到了唐代，

内容更加完备、内涵更加丰富的墓志取代墓表，成为西州墓葬中的主流。在出土的唐西州墓志中可以找

到大量称赞志主道德高尚的词句。如《唐麟德元年汜相达墓志》中有“景行精洁，立姓忠贞。孝顺高明，

才通永代”[9] (p. 520)；《唐咸亨四年(673)左憧熹墓志》中有“纯忠敦孝，礼数越常”[9] (p. 552)；《唐

咸亨四年(673)海生墓志》中有“内怀忠孝，喻及乡小。外布淳和，名流郡邑。崇仁崇义，素自天生”[9] 
(p. 550)，无不凸显出对儒家忠孝仁义思想的高度认同。 

除德行之外，一些墓志还着重称赞志主在儒学上的修养，如《唐咸亨四年(673)史住者墓志》中有“斯

乃禀性纯和，景行修洁。三才俱备，六艺无亏”[9] (p. 548)。其中“三才”源自《周易》，指天、地、人，

“六艺”则是儒家所推崇的君子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塑造出史住者符合儒家标准的君子形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6.141014


吴茜 
 

 

DOI: 10.12677/ojhs.2026.141014 106 历史学研究 
 

象。值得注意的是，史住者的姓氏“史”为昭武九姓之一，其人应为粟特移民，史住者墓志中对其儒学修

养的强调反映出西州多元族群通过学习儒家文化、主动融入中原文化体系的过程。 
再如《唐开元七年(719)张行伦墓志》中有“盖慕儒风，妙闲经史，温良有美，匡辅当时”、“余风

袭善，固学靡躬，清直克彰，名驰礼阁”[9] (p. 633)，夸耀张行伦祖孙三代在儒学上的造诣，展现出其家

族已有深厚之儒学积淀，这一表述与中原诗书传家的传统高度一致。 
女性墓志则多称赞志主对女德的恪守，“三行素著，四德早闻”成为女性墓志中的常用语，“四德”

所指即妇德、妇言、妇功、妇容；同时也多推崇志主侍奉舅姑的孝行。反映出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已经深

入西州妇女的日常生活，成为西州女性的共同行为准则。 

5. 结语 

唐代儒家文化在西州的传播历程，正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交融互鉴的缩影。唐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

将儒家文化渗透到西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儒家伦理道德逐步成为西州百姓的价值导向与行为准则。 
唐王朝在继承麴氏高昌国深厚积淀的基础上，以具体制度为依托，以教育体系的建立为核心路径，

逐步推动儒家文化的深入传播，最终使得儒家文化跨越族群与地域的界限，在西州地区深深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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